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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锋精神铸青春
□磐石 文/图

■青春岁月

1965年3月 ， 我被招工到石
咀铜矿矿山商店当营业员， 认识
了霞姐。 霞姐的名字叫韩霞， 虽
然比我大一岁， 已经是工作三年
的老营业员了 。 看霞姐文静清
纯、 柔弱， 但由于从小习武， 外
柔内刚。

霞姐踏实肯干， 工作成绩突
出， 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当
时， 在全国掀起 “学习雷锋好榜
样” 的热潮。 霞姐一马当先， 以
工作雷厉风行 ， 作风泼辣 、 顽
强， 成为铜矿有名的 “铁姑娘”，
被评为学习雷锋先进标兵。

那个时代， 矿山商店还没有
汽车 ， 运输货物全靠一挂大马
车， 霞姐虽然是女孩子， 非常要
强， 通过勤学苦练， 赶车甩鞭子
样样在行， 成为有名的业余女马
车老板。

那年夏天， 天降暴雨。 五十
年一遇的洪水把村民围困在山坡
上， 惊慌之中， 没有携带必要的
生活必需品， 只得向商店求援。
为给被洪水围困的村民送去米面
油盐等生活必需品 ， 霞姐叫上
我， 装好救灾物资， 赶起大车，
沿着泥泞的山路， 向被围困的山
村奔去。 接近山村了， 一条小河
拦住去路， 霞姐跳下大车， 对我
说： “我会游泳， 你不会。 你看
好大车， 我把灾民领过来领取救
灾物资 。” 说着扛起一箱饼干 ，
迎着激流漩涡游过河去， 领来村

支书和基干民兵把救灾物资取
回。 就这样， 我们一共去过五个
村屯， 直到把大马车的救灾物资
发放完毕。 回来的时候， 霞姐悄
悄对我说， 刚才蹚水过河， 差一
点被激流漩涡卷走， 那就见不到
你啦。 水灾过后， 受灾村屯给我
们送来了锦旗和感谢信， 公社管
委会和铜矿对我们进行了表彰。

春节来临， 矿山商店迎接节
日供应， 购进大批年货。 这天正
在仓库卸货。 当年货要卸完的时

候， 不知道从什么地方飞来了一
个二踢脚 ， 在大红马的耳边炸
响， 大红马受到惊吓， 突然拉起
马车冲出大门， 向城镇街道闹市
狂奔而去 。 矿山商店就在闹市
区， 街道有玩耍的儿童和熙熙攘
攘购买年货的人群。 惊马拉着马
车， 一旦冲压过去， 后果不堪设
想。紧急关头，就看那马车突然卡
在拐弯的小桥栏杆上，停住了。

原来是霞姐就站在马车的旁
边， 由于多年习武， 身手敏捷，
看见大红马受惊了， 一个健步冲
上前去， 急忙死死拉住马缰绳，
锁死马车的制动闸， 右手的马鞭
子准确打在大红马的耳边敏感
处 ， 像当时上演的电影 《青松
岭》 中钱广驯马一样， 拦住了惊
马，避免一场恶性事故。 事后，霞
姐的脸上、身上也受到多处擦伤。

后来市报记者采访她， 问她
为什么有那么大勇气。 “我当时
什么都来不及想 ， 就是一个念
头： 如果惊马不被拦住， 那损失
将不可预测！” 霞姐直率地说。

霞姐渐渐地成为我的偶像 ，
我对她产生朦朦胧胧的依恋情
感。 霞姐对我说： “青春宝贵，
你应该踏着雷锋的足迹， 参军入
伍， 当光荣的解放军战士， 到部
队去锻炼。” 后来， 虽然我当兵
离开了霞姐， 但她克难求进、 坚
韧不拔的精神， 一直是激励我在
工作中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

在我的书橱一角， 放着一朵
早已风干的玫瑰， 虽然它不再有
艳丽的姿容， 淡雅的香气， 可是
我却舍不得将它丢弃， 因为它是
一朵有故事的玫瑰。

那年 ， 我和夫虽然 早 已 迈
过了婚姻里的七年之痒 ， 可由
于 人 到 中 年 ， 工 作 和 生 活 压
力都很大， 所以我们俩仍是争吵
不断。

三八妇女节的前夕， 当我看
到办公室里的姐妹们大都收到了
老公或男友送的精美礼物， 而自
己却两手空空时， 心里很不是滋
味。 回到家里， 看到夫仍像往常
一样坐在电脑前忙他的设计， 整
间屋子找不出一丝浪漫的气息，
我的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无名的怒
火， 忍不住吼道： “你就知道你
的设计 ， 快 ‘三八 ’ 了你知道

吗？” 而他也丝毫不示弱， 反击
道： “三八怎么了， 和五八、 六
八有区别吗？ 我不设计， 咱们喝
西北风呀！”

就这样， 我们俩你来我往，
越吵越凶， 丝毫没有注意在卧室
里写作业的儿子已经悄悄溜走。
当我们吵得口干舌燥， 喊儿子给
我们倒水时， 却发现他的小卧室
里空无一人。这下我们可着急了，
顾不上刚才有多愤怒， 赶紧握手
一同奔下楼去寻找儿子。

可是， 茫茫夜色已经笼罩了
整个城市， 我们到哪里去找呢？
我们像两只无头的苍蝇，飞到这，
飞到那，却仍不见儿子的身影。

就在我们遍寻无果， 准备报
警时， 儿子却手捧着一朵红艳艳
的玫瑰回来了。 我赶紧扑上去，
生气地质问他这么半天去哪了，
爸爸妈妈很担心知不知道？ 他却
把那朵玫瑰往我面前一举说 ：
“妇女节快到了， 昨天小姑的男
朋友送小姑一大束红玫瑰呢， 我
没有那么多钱， 只好送妈妈一朵
了。 我祝老妈永远年轻漂亮， 也
请求老妈别再和爸爸吵架了， 爸
爸也很辛苦！”

儿子一席话让我潸然泪下。
想来， 夫的确木讷， 可他为了这
个家每天都在辛苦奋斗着， 而我
还整天无理取闹地引起家庭战
争， 竟还不如一个孩子懂事。

从那天起， 夫也似乎从儿子
那里得到了启示， 偶尔也会拙手
笨脚地浪漫一次。 至于那朵娇艳
的玫瑰， 虽然它不久就失去了亮
丽的容颜， 却被我放到书橱里珍
藏起来， 它时刻提醒着我， 家庭
和睦才会幸福。

今天对于老纪一家来说， 是
个重要的日子， 因为老纪正式退
休了。 这会儿， 在厨房忙活着的
老伴儿高兴地对儿子说： “烧了
半辈子锅炉， 可算熬到头了， 以
后再也不用三更半夜地起来去上
夜班了。” 儿子边摆碗筷边说 ：
“可不是嘛 ， 爸这一辈子累的 ，
终于能歇歇了！” 可坐在沙发上
抽烟的老纪却没有那么高兴。 他
脸上的表情略带着委屈、 伤心或
是不甘心， 其实老纪自己也说不
清， 总之就是， 心里不舒服。

晚饭过后， 借着出去溜达的
名义， 老纪又来到了厂区门口。
看着安安静静杵在那里的烟囱，
这30多年工作的一幕幕就像放电
影一样在脑海中划过。年复一年，
周而复始， 供热行业随着科技的
发展也在不断向前发展， 从一个
个单一锅炉房到区域集中供热的
锅炉整合， 从手推煤到皮带输煤
再到无煤化的清洁能源计划，从
部件设备逐个确认后点炉到全自
动一键启停的行业技术， 老纪伴
随着锅炉的不断革新， 俨然成为
一位资深的锅炉运行人员。

30多个供暖季， 经历过多少
次设备故障， 多少个困难时期，
老纪已经记不清楚了， 可是去年
北京遭遇几十年不遇的寒冬， 仿
佛就是昨天。 当时整个供暖行业
都进入了紧急状态， 老纪所在的
热源厂锅炉全部进入满负荷运
行。 作为一线生产人员， 深知满

负荷运行不仅仅是对锅炉设备的
考验， 更是对运行人员的考验。
年近半百的老纪吃住全在厂子
里， 带领手下的弟兄们， 增加巡
检次数， 及时记录各项数据， 加
强对设备的检查。

可是身经百战的除渣机却在
这个冬天打了盹儿， 除渣机刮板
出了问题。老纪知道煤渣清不掉，
将会影响前面所有的生产链， 影
响供热。 情急之下， 老纪一边安
排抢修人员连夜对除渣机刮板进
行抢修， 一边带领班组运行人员
“手动清渣”。 从除渣机检修门，
把烧尽的煤渣清理出来。

刚刚烧尽的煤渣温度极高，
只能先浇一些水降温再铲出， 导
致周边产生了大量的烟气。 在高
温和烟气的弥漫下， 大家铆足了
劲儿， 一铲比一铲用力， 兄弟们
满身大汗却干得热火朝天， 有一
种不把煤渣除干净誓不罢休的气
势 。 经过一夜奋战 ， 煤渣清净
了， 刮板修好了， 保障了生产链
的正常运行。

偌大的锅炉在老纪看来如同
自己的孩子， 对它无比的了解，
无比的热爱， 只要听到异样的声
音， 看到异样的数据传输， 就可
以及时地辨别出来它是哪里出了
问题。 与别人不同， 老纪的上班
八小时相约的不是一张办公桌、
一台电脑、 一份文件， 他相约的
是锅炉房， 是锅炉里那一团火，
是自己无悔的年华。

家中的一把小板凳已经跟随
我50多年了 。 1962年10月 8日 ，
在黑龙江宁安县沙兰镇做木匠的
爷爷得知我出生， 连忙利用家里
的边角料， 专门打制了这把小板
凳。 用奶奶的话说， 14个月的孙
女坐在上面， 脚还够不着地。 没
想到， 这一坐一留之间， 就成了
伴随我一生的老物件。 因为， 这
四平八稳的小板凳里， 饱含了爷
爷对我的希冀和爱。

爷爷祖籍河北省玉田县。 清
末民初年间， 由于天灾人祸， 就
背井离乡， 闯关东来到东北， 最
后落户在沙兰镇， 靠给人做木匠
活儿养家糊口。

旧社会， 很多人贫穷的吃了

上顿没下顿， 上不起学的孩子除
了帮助家里干农活， 其余时间就
坐在房前屋后玩耍或者晒太阳。
爷爷、 奶奶勤俭持家， 靠手艺吃
饭， 虽然算不上地主， 却比一般
人的日子过得好， 加上心善， 救
济的孩子多， 因此， 镇上很多孩
子就认他们做干爹干妈， 其中两
个被救济的孩子干脆做了徒弟，
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直到2005年
古稀之年还来看望家人。

日伪时期， 人缘颇好的爷爷
有一次偷着帮抗联的人做了件木
匠活儿， 结果被汉奸告发， 日本
鬼子二话不说就将他关押起来，
奶奶为此吓得流产。 左邻右舍知
道后连忙找到保长， 又联合其他

人游说日本宪兵队， 在保证爷爷
绝对是 “良民” 的情况下才放回
家。 奶奶此后生下一根独苗———
我的父亲， 再未生育。 那以后，
被日本人折磨得遍体鳞伤的爷
爷 、 奶奶留下一句话 ： 小鼻子
（旧时东北民间称日本鬼子） 面
善心恶， 他们坏透了！

日本投降后， 镇上很多人到
日本兵的驻地捡洋落 （当年东北
土话， 即捡拾洋人剩下的东西）。
爷爷只拿回一把军刺， 后来留作
挖野菜的工具一直保留到现在。
晚年时， 奶奶告诉我们： 那些日
本人， 他们做事都鬼头鬼脑。 解
放后 ， 村民无意间挖到一个山
洞， 里面全是崭新的靴子。 奇怪
的是， 靴子都是单只， 而另外一
只， 不知道被小鬼子藏在了什么
地方。 因此， 再新的靴子由于配
不上另一只 ， 只能当做废物烧
火！ 由此可见， 他们有多坏！

1986年9月16日， 我结婚了。
作为陪嫁， 小板凳被我带到了夫
家。 此后我们总计搬过八次家，
许多东西都被扔掉了， 但是， 早
已显得陈旧不堪、 几乎散架的小
板凳却始终不离左右。 或许， 这
是一种传承陈年往事、 怀念故人
最好的信物吧。 毕竟， 它代表了
几代人、 甚至包含了一个民族的
兴衰史， 我们不愿忘记、 也不能
忘记……


